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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军旅

如歌岁月，写下绿色诗行

高原的夜，决不会让你那么轻易
入睡。披上羊皮大衣，走出帐篷，我
抬头凝望，一条银河横贯星空。城市
里的夜空在灯光的映衬下常常显得
黯然无光。而高原的夜空繁星密布，
那闪烁的光芒似乎在向你炫耀着它
顽强的生命力。看，月色下那个伟岸
的身影是我们的哨兵，他屹立在那
里，眺望着远方。

这里离天很近，云层很低；这里大地
辽阔，雪山绵延。走上高原，仿佛时光倒
流，进入史前混沌未开的世界。刚来时
看到战士们的嘴唇发紫，双手皲裂，甚至
干裂出血，我心疼得落泪了，暗下决心，一
定当好战士们的“健康管家”。现在，我们

排里，早上起床后所有战士必涂唇膏和
防晒霜，夜间就寝前，必须用热水泡泡脚，
并涂抹高原护肤霜，现在我已成为排里
的“高原护肤小专家”了。

入夜，驻地的天空一片璀璨，战士
们都喜欢仰望星空，把年轻的思绪托给
一轮明月。那晚夜训时，小伍指着天上
的星星对我说：“排长，那是天狼星，那
是北斗星，你知道牛郎织女星在哪里
吗？”我看着这个满眼都是星星的上等
兵，内心满是欣慰。这个年轻人没有被
艰苦寂寞打倒，不仅扛起了家国情怀和

使命担当，还憧憬着纯洁的爱情，这就
是高原军人独有的浪漫。

记得刚来连里时看到这样一幕：
窗外，星空璀璨，哨兵笔直屹立；窗
内，战士们在明亮的台灯下，手捧书
籍读得津津有味。一名老兵告诉我，
连队是“学习成才标兵连”。这里缺
乏娱乐设施，大家就自发地开展读书
活动，渐渐形成了就寝前读书的习
惯。连里每周都会开展读书分享活
动，给战士们创造了一个展示自己学
习成果的舞台。

星海日新，坚守如故，对于高原军
人而言，他们的对手是狂风，是寒冷，更
是孤寂……经历过孤独，才懂得坚韧，
品味过辛酸，才更加珍惜人间温暖。此
刻，我注视着这璀璨星空，星星们以各
自的光芒互相辉映，共同点亮这个夜
晚。星光照耀下的高原，如此美丽，如
此宁静……

高原的夜
■周 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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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35期

52000 多步，这是我征战 2781 高地
巡逻的运动记录。

巡逻回来，2天 1夜的负重攀行让我
的大腿足足疼了2天。好在，身体的疲惫
只是暂时的，那里的风景永远让人眷念。

2781 高地是西藏山南军分区某边
防团的一个巡逻点位。2781高地，顾名
思义，海拔高度是 2781 米。乍一看，并
不是很高，在平均海拔 4000多米的青藏
高原，2781 米的高度远远低于平均值，
这不由得让人产生错觉，征服这条巡逻
路犹如探囊取物。

巡逻前，连队官兵也这么说，去
2781 高地并不难，全程只有 40 公里左
右。“走着走着就到了。”指导员张锦源轻
描淡写，可我不敢掉以轻心。以往巡逻
的经历让我深刻地体会到，边防官兵口中
的“不难”掺杂了太多的水分。从此，我便
对“不累”“没事儿”“快到了”等词汇有了
“警惕”。

巡逻 2781 高地需要全程负重。在
出发前的准备工作中，我努力做着减
法。大衣、水壶等物资统统被我减去，只
是将睡袋、巧克力、功能饮料等必需品放
进背囊。
“多备一双袜子。”战友张安森提醒，

“一双干净的袜子是夜晚宿营的重要保
障。”去年他曾参加过 2781高地巡逻，有
一定经验。那次巡逻，正值雨季，道路泥
泞不堪，一天下来，腰部以下全是泥。巡
逻归队，张安森接到妻子的电话，告知小
儿子已经出生，比预产期提前了 20天。
原本计划巡逻结束才打休假报告的他，
带着喜悦、愧疚、疲惫匆匆踏上归途。

时隔半年，张安森故地重游，被问及
上次巡逻的感受，他答非所问：“再走三
四次也不嫌多。”

毛巾用湿纸巾代替，口香糖扮演牙膏
牙刷角色……尽管细致入微，仍然百密一
疏，手电的重要性被我忽略了。早上7点，
巡逻队伍摸黑出征，在其他战友手电光的
照射下，我小心翼翼地前行。在攀爬一块
饭桌大小的石头时，意外发生了，我右脚
踩滑，一下子跌入草丛，只露出脑袋，战友
见状，连忙冲过来七手八脚将我拉起。

翌日巡逻归来，重回“事发地”，我不
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崖下的冰河细如
银丝，透过自己踩出的窟窿，我发现当时
支撑我身体的只是几根大拇指粗的树
枝，还好当时有夜色掩护，才不至于过度
恐慌，我暗自庆幸。

巡逻，从来都是勇敢者的游戏。通
往 2781高地的巡逻路忽上忽下、险象环
生，像极了过山车，攀行其间，步步惊心，
远比坐过山车煎熬。

最美风景在险峰。鹰嘴崖，是这条巡
逻路的打卡地，也是一块难啃的骨头。鹰
嘴崖，因形似鹰嘴而得名，约10层楼高的
悬崖让人望而生畏，官兵们需要借助攀登
绳直上直下，最窄处仅容得下一只脚。
“抓紧绳子！脚踩实！注意滚石！”连

长仁增旺久第一个攀过鹰嘴崖，指挥官兵
逐一通过。这位藏族汉子身处险境，总会
用“婆婆嘴”反复叮嘱，不敢有一丝大意。

去年的一次巡逻中，上等兵钟炜波
攀行至半山腰时，脚底打滑，惯性带着他
的身体像荡秋千一般向幽谷甩去。危急
时刻，他死死抓住攀登绳，下意识地将左
脚卡进石缝，避免了“一失足成千古恨”，
双手却被绳子勒出满掌血痕。
“还有多久到？”我一边咬牙坚持一

边问。“快了，快了，前面翻过蕨菜林就到
了。”下士李泽虎对这条巡逻路颇为熟
悉。听到“蕨菜林”，我顿时来了兴致，不

觉加快了脚步。
事先钟炜波曾向我提及，蕨菜林是

通往巡逻目的地的最后一道关口。所谓
“蕨菜林”，就是漫山遍野的蕨菜，从海拔
2300 米的谷底一直延伸到崖顶，风吹
“浪”起，像海一样，格外漂亮。当蕨菜林
出现在眼前时，我满心失望，经历寒冬，
枯萎的蕨菜倒伏在地，哪有美感？

还没来得及叹惜来得不是时候，一座
直插云霄的山峰吸引了我的注意力，近80
度的陡坡让我心里不由得咯噔一下。

从海拔 2300米到 2781高地，这可不
是一道简单的数学题。向上攀爬不到
50米，我的右大腿开始抽筋，钻心似地
疼，额头上豆大的汗珠不住往下掉。那
一刻，我充分感受到“举步维艰”4个字
的分量。实在难受，我不得不采用手脚
并用的“四驱”模式，而且每爬几步，就得
停下来用拳头捶腿，缓解疼痛。

蕨菜林里除了天险，还有天敌——
山虱子。山虱子的威力，我早有耳闻，它
习惯钻进肉里吸血，最后导致伤口化
脓。这一次，我的“四驱”模式给了山虱
子可乘之机，两只山虱子从我的衣服下
摆入侵，在我背上狠狠地咬了一口，疼得
我猛地跳了起来。一旁的战友宁博麟见
状，翻开我的衣服，用指甲盖掐进肉里将
其抠出，才没让两个可恶的家伙得逞。

战友管森可没那么幸运，巡逻返回
1天后才发现不对劲儿，原来一只山虱
子钻进他的脚跟，吃得鼓鼓囊囊的。军
医宋康林用手术刀划了一道 2厘米的口
子，才将其取出。
“这里山高坡陡，爬起来让人崩溃，

为啥不叫绝望坡呢？”休息时，我问战士
黄攀。“绝望坡到处都是，不新鲜。”黄攀
言简意赅，“看看沿途的美景，脚下充满
力量，便不觉得绝望。”他又补充道。

再难再险，也阻挡不了勇敢的心。
我相信，黄攀是爱上这条巡逻路了，这个
20岁出头的精神小伙，语言中透露出与
实际年龄不相符的坚毅。
“请祖国和人民放心，大好河山，寸

土不让！”登上 2781高地，官兵们展开国
旗，握拳宣誓，铮铮誓言，声震群山。五
星红旗迎风飘扬，成为高山之巅一道亮
丽的风景。这群可爱的战士，何尝不是
雪山峡谷间另一道美丽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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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隐蔽战线工作是党和国家革

命事业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

夺取革命战争胜利发挥了独特作用。

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是党的钢铁脊梁，

是取得胜利的重要力量。李白曾任红

五军团电台政委，1938年被派到上海

做地下工作，参与建立秘密电台，负责

上海党的地下组织与党中央的秘密电

台联络工作。抗战胜利后，李白原本可

以按规定撤回解放区，但由于工作需

要，他毫不犹豫留在上海坚持秘密报务

工作。1948年底，李白不幸被国民党

逮捕，第二年在上海解放前夕被杀害。

后来，根据李白的事迹改编拍摄了电影

《永不消逝的电波》。本文记述了李白

为党忠诚奉献，同敌人机智斗争的惊心

动魄场面，反映了隐蔽战线斗争的惊险

与残酷，以及地下情报工作者的坚定信

仰与无限忠诚。

1940 年末，我在延安通信学校干
训班毕业后，分配到党中央电台二分队
当报务主任。我们分队驻枣园的礳家
湾，负责同西安、重庆、上海等地党的地
下电台的通信联络，任务比较繁重。

我分配到二分队工作时，三局无线
电通信处处长刘寅同志强调指出：既要
千方百计地完成党中央同各地的通信
联络任务，同时，又要求电台人员政治
上绝对可靠，严守机密。因为我们是党
中央直接管的电台，机密性极强。他给
我介绍电台情况时说：“我党中央的电
台跟上海电台保持联系是很重要的，因
为上海台在敌占区的中心，负责向各敌
占区转达党中央的政策、搜集敌伪的情
报等。但是，最难联系的也是上海电
台，因为他们的电台功率很小。”

懂得无线电的人都知道，功率小的
电台在几百公里的距离内通报完全没
有问题，而在几千公里外，电台功率小，
信号微弱，加上空间各种电波的干扰，
困难就大啦。

我不禁问：“上海电台的功率为什
么这么小呢？”刘寅同志说：“他们的处
境相当危险，不敢用功率大的电台，而
且是用收音机的天线作掩护，用功率大
的电台容易被敌人破获。”

接着，刘寅同志严肃地交代：“同上
海电台联系要专机专房专人，还有特别通
信规定。你除了负责整个电台的报务工
作外，还要专门担负同上海电台的联络任
务。上海电台的负责人是李白同志，同他
通信的时间是每天凌晨零点至四点。”

刘寅同志又说：“李白同志是毛主席
领导秋收起义时参加革命的，是中央军委
通信学校第二期的学生。他文化程度较
高，人相当精明，在学校时，成绩相当好。
长征时，他是五军团的电台政委，1938年
从延安派到上海去做地下工作的。”

我虽然不认识李白同志，但从刘寅
同志的介绍中已知道他是个政治坚定、
技术熟练的人。从此，我将和他在不同
的地方共同战斗了。

那时，我每天盼望零点快点到来。
因为零点一到是我同上海李白同志通信
的时间。当我戴上耳机一听，好啊！准
时地从遥远的地方传来了微弱的信号。
对方呼叫后，问我电台有报没有，情况怎
样，要求回答。我聚精会神地接收那微
弱的信号，眼睛紧盯着抄报纸，迅速地抄
录着。我们一投入工作，就很紧张，常常
是时间过了多久了，都不清楚，外面发生
什么情况，也不知道。每分钟要通报

100多个字，每个字用四个阿拉伯数字
组成。当我收完电报一看，已经通报好
几个小时了。这时，也只有这时，才能深
深地吸口气。但是，我一想到李白同志
是在敌人用灵敏度极高的无线电测向仪
侦察下收发报的，随时都可能发生意外，
必须尽快地把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发
出去。接着，我开始了紧张的发报工
作。发报比收听稍微好点，但必须迅速
准确，不允许有疏忽。由于长时间高度
紧张的脑力劳动，当我收发完电报站起
来时，觉得房子在摇晃。我竭力控制自
己，定定神，走出房外转上几圈，精神稍
微好了一些，但感到很疲乏。

跟上海电台通报后，我正想到中央
机要科科长李治忠同志那里去了解我抄
收电报的准确程度，刚好，王诤局长到我
们电台来了。他一见面就直截了当地
说：“袁以辉，我特意来告诉你，上海台的
电报你抄收得相当准确。”听到王局长的
表扬，一种能完成党交给的重要任务的
荣誉感和完成艰巨任务后的愉快同时涌
上心头。王局长要我长期负责同上海电
台的联络工作。他告诉我，由于长期高
度紧张的脑力劳动，前任的几个报务主
任的身体都垮得很快，要我注意锻炼身
体。接着，他又说：“近来国民党顽固派
对我各地电台干扰很厉害，这是一个新
情况。去年国民党军队袭击我陕甘宁边
区八路军驻防的淳化、旬邑、正宁、宁县、
镇原，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时，也出现过
类似现象，要特别注意。”

过了十来天，即1941年 1月 6日，国
民党顽固派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
变。随后，延安收到新四军的电报后，我
陕甘宁边区军民愤怒声讨国民党顽固派
的滔天罪行。党中央办公厅认为，国民
党顽固派将玩弄贼喊捉贼的伎俩，利用
他们的宣传机构大肆诬蔑共产党，掩盖
皖南事变的真相，以达到其欺骗全国人
民的罪恶目的。因此，三局指示我们电
台，要想尽一切办法，将皖南事变的真
相，电告西安、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和上海
等地下电台，以揭露国民党顽固派不顾
民族危亡，袭击人民军队的滔天罪行。

我立即将上级的指示传达给电台
的工作人员，投入紧张的工作。但是，
当我们多次向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电台
呼叫，告诉他们党中央有重要电报，请
他们抄收时，对方却毫无反应。这说明
国民党顽固派正不择手段地在干扰我
电台工作。报务员“亚一”（周维西)在
机子上呼叫一天没叫通，向我建议：连
续发报后突然停止，麻痹敌人，然后再
突然发报，行不行？我认真考虑了他的
建议，指定他选择午夜到早晨 6点这段
时间采用这个办法发报。

为了揭露和粉碎敌人的阴谋，我们
一定要把电报发出去。我考虑了许多办
法，决定改变原来同上海台联系时先收
后发的程序，一开始就发报。好容易等
到零点，我先向上海台呼叫，可是叫不
通，也听不到他们的呼叫。除了敌人对
电台的干扰外，会不会出现别的情况？
电台转移、机器出了故障、被敌人破获等
情况都可能出现。我还采取了连续呼叫
和连续发报的办法，但都没有能同上海
台取得联系。房里的灯光渐渐地暗淡，
曙光照进了报房，白天根本无法与上海
电台联系，只好等第二天的零点到来。

我焦急不安地走出机房，亚一扑了
上来说：“报告主任，给重庆办事处的电
报发出去了！”我兴奋地说：“好啊，你完
成了重要任务。怎么发出去的？”亚一
高兴极了。他告诉我：“零点到了，我连
续发报两次就突然停下来。我想，国民
党特务总有疏忽的时候吧。停了 5个
多小时后，将近天亮，我突然发报，发完
后，重庆台立即告诉我收到了电报。”

当我焦急地又等到一个零点到来的
时候。我想，上海同延安通报是零点到

4点，敌人可能已经掌握了这个情况，但
还不知道上海台埋伏何处，无法搜捕，只
能进行干扰。如果钻敌人的空子，改变
通报的波长行不行呢？李白是个精明的
人，他定会千方百计地收听延安的电台。

狡猾的敌人等零点一到就干扰我
们。这回零点一到，我要跟他们斗智。
当时针指到两点时，我就向上海台呼叫，
不等他回答，就将皖南事变的真相和党
中央的指示，连续发了两遍。凌晨 5点
钟，我又连续发了两遍。发完后，我集中
精力等待回答。天微明，上海台传来了
断断续续的、比平时还要微弱的回答：
“延安……12号……375报……收到。”
好！上海电台收到了党中央的电报！

不久，我们电台获悉，皖南事变发
生后，周副主席领导的党中央南方局及
八路军办事处同国民党顽固派展开了
坚决的斗争。由于我党彻底揭露国民
党反共阴谋，并同他们进行了坚决的斗
争，加上全国爱国人士的压力，国民党
不得不暂时表面上停止反共。

在这国内国际斗争错综复杂的形
势下，日伪紧密配合，加紧破坏我地下
党组织，而电台又是敌人首先破坏的目
标。1943 年 4 月的一天，零点到后不
久，我正集中精力抄收上海电台发来的
电报时，李白同志突然中途停发，向我
拍来“PSEQRX”（英语缩语，意即：我
这里有情况，请你等等）。一年前，也是
零点以后，出现过类似情况。那是因为
敌人追捕紧，上海台中途停止发报转
移，两天后，恢复了同延安的联系。现
在出现了什么情况呢？过了十多分钟，
李白同志继续向我发报，发完后，连续
向我拍来“PSEGB”（再见），拍了七八
次，最后一声拖得特别长。李白同志中
途停发时，我的心情就很紧张。此刻，
他那声声“再见”，像把锤子一下比一下
更重地敲在我绷紧了的心弦上。

我同李白同志单独通报以来，在
1000 多个夜晚中，一般都是他先发报
我后发报，我发出了党中央的指示后，
两人互相祝革命胜利，拍完“再见”后就
结束通报。在电报多、要延长到天微明
时，由于他是秘密收发报，关门闭窗，分
不出白天黑夜，我就告诉他：“李白同
志，天已微明，再见！”然后他回答：“再
见！”今晚，他的情况很特殊，好像是战
友送别时从高山顶上传来一声更比一
声长的告别声。

过了几分钟，我向他呼叫，听不到
回声。过了一小时，我又向他呼叫，仍
听不见回声。我断断续续地呼叫到天
亮，仍然听不见远方战友的回声。我拿
着李白同志发来的沉甸甸的电报，亲自
送到党中央机要科，向王诤和刘寅同志
汇报了上海台发生的情况。他俩听了
以后，心情非常沉重，沉默许久，都认为
可能发生了不幸事件。第二天，我比平
时提前做好了准备，戴上耳机，等到零
点一到就打开机器，希望能像往日一样
听见李白准确的发报声。但是，一分钟
一分钟、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了，仍然
没有听见战友熟悉的呼叫声，也没有听
见悦耳的“嘀嗒”声。

在以后的 4天里，我每天零点到了
就守着收发报机，从零点到天明，等候
着，寻找着，呼喊着。

两个月后，李白同志的爱人带着一
个三岁和一个刚满一岁的孩子从上海
来到延安，她向领导和同志们讲述了李
白同志的战斗情况和被捕经过：
“李白到上海后，为了掩护他工作，

党组织介绍我和他认识，并且很快就结
了婚。从此，我俩是亲密的夫妻，又是
秘密的革命同志。李白精通技术，熟悉
各种电信器材，能修理和安装收音机，
很快又学会了修理钟表，于是，我们按
照党组织的指示，开了一个修理店。他
当老板，我当老板娘。白天，他招揽生

意，修理收音机和钟表。晚上，他同延
安通报，我望风。我们完成了党交给的
任务，也一次次地接受着严峻的考验。”
“由于敌人的活动情况很快传到延

安，党中央的指示很快传到上海，敌人为
了搞掉我们的通信联络线，派了很多的特
务，日日夜夜搜查我们的电台，特别是在
我们给延安发报时，敌人追查得更紧。”
“一天凌晨两点左右，敌人在邻居家

‘查户口’，我马上给李白报信。李白立
即把收发报机收拾起来，临走时告诉我，
如果敌人追问，就说揽生意去了。敌人
‘查户口’时，发现李白不在家，产生怀
疑，搜查一通后，暗中留下密探监视。天
亮后，我发现对面店铺楼上有人盯着我
们。我很紧张，如果李白提着收发报机
回来，一定被敌人查获。我马上装着上
街买东西，想通知联络点。可是，敌人盯
梢很紧，无法通知。我赶紧买了几样东
西，回到家，把洗衣盆搬出来洗衣服，这
是有情况的暗号。不料李白提着个皮包
回来了。我瞪了他一眼：你没看见我正
洗衣服！刚说完，敌人的暗探跟踪而至，
假心假意地寒暄一番以后，要看看李白
揽了什么‘生意’。我暗吃一惊：那皮包
里不是装着收发报机吗？暗探打开一
看，见装着两部收音机，检查了一阵儿，
没找出什么破绽，又寒暄几句走了。我
把发生的情况告诉李白，他哈哈大笑说：
早料到他们要来这一手，早准备啦。这
里，不能久待，要搬家！”
“我们东搬一处，西搬一处。李白

有时化装成老板，有时化装成店员，有
时扮技术工人，巧妙地避开了敌人，每
天都同延安通报。由于敌人用灵敏度
很高的无线电测向仪侦察我们电台的
方位，我们不得不经常转移。”
“这天凌晨两点钟左右，敌人发现

了我们电台的位置，李白觉察到情况非
常严重，他为了掩护电台人员和其他人
脱险，在敌人的刺刀下发完了最后一份
电报……”

李白同志的声声“再见”时刻在我
脑际萦回。他那带着深厚感情的告别
词，是向战友们告别，是向亲爱的延安
告别，是用自己的青春热血最后一次预
祝革命的胜利！

当时，李白同志的爱人二十八九
岁，跟李白的年纪不相上下，稍高的个
子，长圆形脸，眉清目秀，显得精明能
干。当她知道每天凌晨她陪伴李白就
是同我通报时，好像看见了多年战斗在
一起的战友，心里非常激动。

同志们安慰她说：不管将来情况如
何，部队到哪里，我们都会抚育好你的孩
子，一定让他们在革命队伍里健康地成长。

李白同志被捕后，严守党的机密，
上海党组织没有被敌人破获。三个月
后，上海电台又建立起来了，延安——
上海的空中通信线敌人是掐不断的！
1945 年 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我
们电台（这时我已任台长职务)立即把
这胜利消息拍往上海等地。在以后那
漫长的战斗岁月里，李白同志一直活在
我的心中，激励我战斗。

（龚益三、陈有源整理）

袁以辉 出生于 1915年，江西赣

县人。文中身份为党中央电台2分队

报务主任。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东北电

管局技术局副局长。1998年逝世。

盼望零点到来
■袁以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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